
□杨曙明

《小沧浪笔谈》为清代著名学者
阮元编著。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
台，江苏仪征人。他是清朝乾隆、嘉
庆、道光三朝重臣，历任山东、浙江学
政，兵部、礼部、户部、工部侍郎，浙
江、河南、江西、湖南巡抚，湖广、两
广、云贵总督，道光皇帝为他盖棺论
定为“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
人。”

阮元于乾隆五十八年夏，至乾
隆六十年冬，曾任山东学政两年
多。虽然时间不长，但他对山东感
情极深，尤其是济南的山水胜景，
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他在《小沧浪笔谈》的书序中，对
此写得非常清楚：“余居山左二
年，登泰山，观渤海，主祭阙里。又
得佳士百余人，录金石千余本，朋
辈觞咏，亦颇尽湖山之胜。回念此
二年中所历之境，或过而辄忘，就
其尚能记忆者，香初茶半，与客共
谈，且随笔疏记之。何君梦华、陈君
曼生皆曾游历下者，又为余附录诗
文于后。”又因为他居济南时，经常
游览小沧浪，且卷首数则，皆是与小
沧浪相关的记事，所以便将书名定
为《小沧浪笔谈》。

小沧浪乃大明湖风景之最优
美处。济南地势南高北低，水往北流
自然而然。大明湖即《水经注》之泺
水，其地较大清河(今黄河)高十余
丈，其下流入大清河处，今尚名“泺
口”。有些学者称明湖水为济水，就
连著名学者朱彝尊也沿用此说，其
实都是错误的。因为济水纵能伏流，
但断不能逆流上山。至于“水木明
瑟”四字，见《水经注·泺水下》，此足
以尽明湖之妙，故予题小沧浪轩，额
曰“水木明瑟”。

“坐在小沧浪，可见学署之钟
楼。冬时林叶疏脱，始见历下亭。由
小沧浪乘舟，经北极阁，西至曾南丰
祠，祠边即北水门。明湖汇七十二泉
之水，皆从此泻出。经华不注、泺口，
入大清河。城上重闉，下临平楚，曰

‘汇波楼’。鹊、华两山，青翠相竞，余
题‘鹊华秋色’四字匾悬楼上，用松
雪图名也。南丰祠多水木之趣，秋藤
压廊，闲花绕屋，人迹罕有至者。”

湖山之胜，游者各自领略，这犹
如读书，难免各有所长，各有所见。
浙江秀水的吴友松，作《月夜游大明
湖记》，因为“铺陈终始，委曲自道，
颇能抒其所欲言”，所以被阮元收录
到书中。“予尝三至其地，一以朝，一
以雨，一以夕。朝则晓暾破烟，清露
滴响；雨则隔浦红喧，新流碧涨；夕
则香入鸥梦，灯动渔榜。盖是湖之
胜，略尽于兹，而犹以为未足者，(即
便是 )游之事毕，而游之兴未尽
也……”此外，吴友松的《小沧浪图》
绝句，也是因为读之眼前好似呈现
出明湖风景的动漫画，所以同样被
阮元收录：“明湖游兴胜江乡，秋老
芦花小舸忙。今日济南名士尽，白鸥
明月小沧浪。”

“明铁太保铉守济南，抗成祖靖
难兵最力，有祠在小沧浪之西。”民间
传说铁炫据守历下时，忽有群僧助
战，这些群僧乃沂山五百石罗汉。此
说虽是神话，但颇可壮忠义之气，故
予诗云：“兵戈驱石佛，风雨挫真龙。”

华不注山，独立平楚中，秀削孤
清，苍翠湿人眉宇，即郦道元所称“单
椒秀泽”。山下泉源灌注，陂池交属，
荷稻之利，村民赖之，可惜城中有很
多达官贵人，不知此地景致之妙。

在千佛山的历山院内，岩壁
上有块碑刻，此乃阮元所作，桂馥
所书的《历山铭》，《小沧浪笔谈》
卷二开篇就是这篇杰作。“历山为

岱之北麓，余屡登此，勒铭山石
云：登彼翠微，堂基戴石。岱麓分阴，
妫田启陌。雷雨坐生，峰峦竞碧。楼驾
三重，崖悬百尺。绕墙虹落，穿阁云
飞。碑头六代，松要十围。岑苔籍屐，
天花满衣。磴随客意，岚成佛辉。下涌
泉源，清交水木。湖平镜揩，城迴带
曲。野气沈村，林烟隐屋。两岫同秋，
千塍共绿。平原似海，晓日开天。燕齐
道直，蓬莱影圆。山栖寿佛，台降飞
仙。后之来者，亦百千年。”

在明清两朝，文人笔下的龙洞
风情，似乎胜过华山、千佛山，阮元
在《小沧浪笔谈》中这样写道：出历
城东门廿余里，至禹登山白云峰
西南入谷，即龙洞寿圣院。院北绝
壁隐天，石色绀碧，名“锦屏岩”。
院南壁上有洞门，约高二十余丈，
我曾和朋友秉烛入洞。洞内有石
佛，面泐如削，犹如我前些时日在
梦中所见。洞中始犹宽阔，继而逐
渐逼仄。俯行约里许，又出一洞，
则在前山矣。院之西南有夹涧，曰

“三龙潭”，两壁直立，中如小拱，
曲折不穷，深转十余里。我足力颇
健，直至黑峪，日暮才返回。白云峰
东南入谷为佛峪，小径深林，有石台
岿然直立，曰“灵台”。台南有泉，曰

“林汲泉”。泉北有飞瀑，每逢雨后，
悬流十丈，声满山谷。崖间多秋海
棠，石壁间多唐人题名，且还有隋开
皇年间的所造佛像。

如此这般描述，阮元觉得还不
过瘾，于是又创作了五言诗，可见他
对龙洞风光之赞赏和迷恋。

“济南名泉七十二，趵突为上，
金线、珍珠次之……今府城西平地，
泉源觱涌，雪涛数尺，声如隐雷。泉
凡三穴，鳞次相比，稍施人力矣。”

乾隆年间的江苏人沈默，“久
客山左，交游多贤豪”，因而与朋
友们商议，在五龙潭边创建了潭
西精舍。“潭西精舍在历城西门外
五龙潭上，即唐秦琼故第。浚池得
泉，似趵突而小，(因)在七十二泉
之外，题曰‘七十三泉’。往来名
士，多居于此。天镜泉流至精舍，
前绕东廊，过北窗，始入潭。游者
入门，即闻水声潺潺。嵌壁有石刻
颜鲁公 (即颜真卿 )《竹山联句》
诗。”阮元在对“潭西精舍”作上述
介绍之后，又将桂馥的《潭西精舍
记》附录于后。这篇散记当是有关
潭西精舍之最好佳作。

《小沧浪笔谈》，还收入了吴友
松的《七十三泉记》。这篇散记将第
七十三泉的来龙去脉讲得更为清
楚：“曾子固(巩)《齐州二堂记》：齐多
甘泉，显名者以十数。宋时固未尝有

‘七十二泉’之目也。于钦《齐乘》始
据《名泉碑》载七十二泉。《山东通
志》去‘百脉’而易以‘双忠’；去‘济
水’而易以‘不匮’。夫既仍其数，自
当存其目，不宜以新名易旧号也。龙
潭之西，穿地为池，有泉涌出，而江
家池水注之，遂成趵突，曲阜桂君
(馥)题曰‘七十三泉’。余谓济南之
泉，美擅天下，然如‘染池’‘煮糟’

‘煮糠’诸名，多不雅驯。此泉以不名
名之，远俗也；以数计之，沿旧也。吾
乡朱竹垞太史，于珍珠泉东凿一泉，
曰‘濋泉’，自为之记；近江方伯于名
士轩南凿一泉，曰‘雪泉’，翁阁学
(方钢)为之记；今桂君题此泉，余为
之记，皆在七十二泉之外，然则济南
七十五泉矣。”

《小沧浪笔谈》共有四卷，内
容主要是阮元考订金石、研究经
训，以及与友赓唱的相关诗文，而
非记载山水名胜之游记。又因为
其立足山东全境，因而涉及济南
的内容不是太多，尤其是三、四卷
几无涉猎。不过即便如此，其相关
济南的文史资料仍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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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

新派武侠小说向来有
“四大名家”之说：梁羽生、
金庸、古龙、温瑞安。古梁
金已故，温瑞安而今何在？

温瑞安不时调侃一下
“四大名家”。比如：“江湖传
说，侠坛有四大名家，成了
钉子户。地检人员要把他们
拆迁赶走。梁儒侠说：皇天
后土，根深蒂固，我不走。金
神侠说：走就走，我在香港
有的是房地产。古酒侠说：
户在心中，我就是户，户就
是我。还有一位写就天下无
敌、搬就无能为力的温怪侠
说：走便走，我搬到月球去
落户。记者问他为啥？他说：
月球的坑，都是我挖的。”又
如：“传闻武侠有四大名家
叙面，其中一人去了洗手
间，正好有流氓上来寻衅。
王牌梁大侠说：秀才遇着
兵，有理说不清，有本事我
们对对联去！金牌查大侠
说：余斗智不斗力！名牌古
大侠说：你敢一刀砍来，我

敢一手挡下！剩下一位打肿脸充名
的姓温，听说有点武功底子，但流氓
遍寻不获，发现：那厮在上洗手间时
趁机溜了，还报了警！”

这30多年来，温瑞安在香港、深
圳两边住。他介绍：自己还能走、能
食、能拿、能玩、能干、能做、能睡，经
济无忧，健康无碍，家庭和谐，子弟
成材，侠友相知，生意也运作得蛮可
以。他坦言：“我觉得上天对我还真
不薄，几乎每一年龄阶段，我都做了
些如愿以偿爆彩的事。人生常常划
分很多个阶段，很多人都以为少年
得志最好，青中年时是黄金期，但我
至少都历过了，到如今还是这时期
最舒服，这阶段最自如。我虽不喜酬
酢，但我就老爱跟老兄弟姊妹和年
轻子弟侠友打成一片，特别喜欢跟
街坊老百姓平民大众生活、玩乐在
一起，用不着费煞心机，但能体会种
种人情，而又能丰富我的写作题材，
我觉得现在真的达到了一种量才适
性、自得其乐的境地。我们本来人人
都可以很快乐的，但因为种种欲望
和诱惑，沉溺于贪嗔痴里，使自己不
能做到无所往而生其心，即是所谓
平常心，因而在心理上和生理上失
去了平衡。我练气功、静坐，以佛悟
道，特别珍惜生命里每个阶段的种
种无趣，每个人的交会点和每个心
情的千载难逢。”而他现在最苦恼的
是：敲字、发文、E-mail之类的手艺都
没有学，常劳烦公司里的同事和家
人、子弟，不然没法向多年的读者交
待。

虽然温瑞安的作品曾
屡遇出版社的诈骗和出版
上吃过亏，数次在搬迁和
托人保存时损失惨重，但
他在主要几个作品系列
上，还是有可观的新稿。他
说：“我不是不出新书，而
是学乖了，未找到好婆家
之前，女儿不中意之前，还
是不要急着把女儿嫁出
去。如果嫁给陈世美，顶多
只是负心汉，万一嫁给陈
冠希，那可是进艳照门了。
读者们心急，都叫我填坑，
没想到我早把坑填好了，
但却给人处心积虑推到坑
里，几乎还把自己埋了，那
时怎么就没伸手扶我一
把？我现在既然在精神上
登陆月球准备住广寒宫的
坑里了，碧海青天夜夜坑，
就不在意大家老劝我服什
么灵药了。我还巴望吴刚
兄早些把那桂树砍了，让
我老人家来演习《朝天一
棍》哪！”

如今江湖上多有论者
认为，武侠小说有江河日

下之势。温瑞安听了哈哈大笑道：
“有些可爱的小朋友还直言：‘武侠
已死’呢！好好玩。我60多岁了，听到

‘武侠已死’至少已八次，最早一次
听到，在马来西亚，不久就出现了金
庸，结果后来成了‘集各家之大成’。后
来在初中时听到，结果出了古龙，跟
电影结合，卖了个满堂彩。你们回忆
一下，是不是隔不多时，就看到报刊
上和有人跟你说：文学已死！电影已
死！流行曲已死！连环画已死！跟楼房
崩盘、地产溃败、股市低迷、经济泡沫
差不多一样，从听闻到疯传，很过瘾。
但传死讯，不久后，那些传已死了十
七八次的家伙，又僵尸复活了，比‘暮
光之城’复活的次数还多呢，而且那
部戏拍了几集，观众都等到僵化了但
女主角还是处女一般，不久，又传‘死
讯’了。可爱的程度啊，也真不是一般。
如果它们不曾活跃强大，不曾再度大
红大紫，盛极一时，谁愿意一再传他
们的死讯呢！”

在他眼里，在网上，不时有人在
有关武侠的论坛留言：武侠已死，现
在人人都看玄幻、穿越。然后在玄
幻、穿越有关的网站里，又留言说：
玄幻已死，穿越已穿，我们看推理、
武侠吧！就像武侠小说里的分帮立
派一般。不过，江河日下，明日黄花，
过一阵子，一部武侠电影在好莱坞
扬威，一部武侠动漫在大中华地区
卖个满堂彩，大家又一厢情愿地跟
风去了。温瑞安打油诗一首：“床前
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武侠天已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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